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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小语：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霸王苏宝坊，万万想不到这个克星
竟找得到离家出走的她。
“要我回去可以，除非你发誓绝不奉我爹爹的命，跟我成
亲！”她撂下刁条件。
嘿嘿！这下子她倒要看看这个双面郎君有多大能耐来

接她这一招？

霸王小红伶

李葳

“我是奉命来带你回去的。”于子蛟冷漠地说。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霸王苏宝坊，万万想不到这个克星
竟找得到离家出走的她。
打从七岁他到家中当“童养婿”开始，她就看这个正经八
百的双面郎君不顺眼！

他总在爹爹跟前毕恭毕敬，面对她时，却立刻换上一副
冷冰冰的面具。
人人为求她卜一卦神算，把她捧在手心上百般呵护，独
独他却对她不理又不睬。
“要我回去可以，除非你发誓绝不奉我爹爹的命，跟我成
亲！”她撂下刁难条件。
嘿嘿！这下子她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能耐来接她这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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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曲
“不行，不管算几次都一样。”
黑暗的小房间中，正值无忧无虑花样年华的少女，

却一个人托着下巴深思着，愁容满面、乌云密布的表情，
本不该出现在这样一张精致可爱的小脸蛋上，然而打成
死结的眉心也充分说明了，她所面临的困境只能用四面
楚歌、进退两难来形容。
苏宝坊恨透了自己天生奇准无比的神算能力。
打从她三岁第一次卜卦以来，她所算出的每一卦都

在事后应验了，那几达百分之百的准确率，不只周遭的
人惊讶，就连皇帝陛下也对她的神算深信不已，还赐封
她为御用卦师，每逢国家大政有何踬碍困境，无不求助
于她指点迷津。
她本人倒是对这些头衔、称赞，满不在乎。
像这种损己利人的无聊能力，有什么好稀罕的？谁

要谁拿去。
算出了高官显要的流年又如何？无非是让些贪官

继续安稳地坐在高位上，让穷老百姓继续吃苦头。算出
了皇帝、皇后的纷争又怎样？只是让皇帝和皇后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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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和睦，天下更乱而已。
况且，她能算别人的命运，却不能断自己的吉凶，这

也是她感到最忿忿不平的地方！只要她企图为自己卜

上一卦，那卦象始终都无法排列出来，那就好像老天爷
在头顶上朝她说：这是对你企图窥探天机的惩罚！
总之，抱怨来、抱怨去，还是不能更改眼前这一卦。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自己竟成为“他”命中的煞星？

这不该有的，她从小被人当作是宝贝，爹爹为她取名为
宝坊，也是因为她一出生就让爹爹官运亨通，原本艰难
的处境，登时逆转为左右逢源好事接踵。天下还有比她
更福星高照的人吗？绝对没有。可怎么偏偏会出现这
种莫名其妙的结果？

这“涣”卦的意思，是要他舍弃眼前的一切，另求新
发展才会带来莫大的好处，而这绝非现在他所拥有的好
处能相比拟的。
开啥玩笑？舍弃一切不正是意味着，要他抛弃她苏

宝坊？人人奉承、呵护、疼爱都来不及的她……如今却
得面临被自己未入门的夫婿抛弃的命运？要是让那个

死呆头鹅看到这一卦，他大概会二话不说，乐于卷起铺
盖照办吧。
苏宝坊脑海中马上浮起那张总令她气得牙痒痒的

冷酷铁面。
“宝儿，这位是子蛟哥哥，以后你要和他好生相处，

等你长大后，子蛟哥哥便会正式入赘作你夫君，成为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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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苏家的人。”
“大君？爹爹，那是什么玩意儿？好玩吗？好吃

吗？”七岁的宝坊眼中，没什么东西比玩和吃更能引起她
的兴趣。

“呵呵，傻宝儿。大君不是用来玩，也不是拿来吃
的。不过！子蛟很聪明，他既懂诗书一乐理，才气纵横，
又曾习武强身，他可以陪你学习四书五经，教你贤妻良
母之道和保护你。爹爹可是从数百童子里，千挑百选挑
中了他，来作你未来的乘龙快婿，你可得好好听他的
话。”苏父温柔的摸摸女儿的头说。

“听话？可是爹爹，宝坊不喜欢他，他笑都不笑，看
来凶巴巴的。”揪着爹爹衣服的下摆，宝坊将自己藏在爹
爹身后，偷窥着那已经比自己、高出两个头的蓝布衣少
年郎。
坦白讲，他生得白白净净，即使一身朴素也掩不住

出色的长相，浓眉大眼的，煞是好看。可惜那张薄薄的
嘴巴抿成一直线，长长睫毛眨也不眨的盯着她直瞧的表
情，有几分吓人。
尤其是当他听见她说她不喜欢他时，那眉毛还挑动

了一下，宝坊觉得他好像拿自己当傻子看。
“没这回事，子蛟，来跟宝儿打招呼。”呵呵笑着，苏

父只当女儿面生，见到陌生人难免会怕，丝毫不把宝坊
的抗议放在心上。

“宝坊妹妹好。”少年不卑不亢的行礼，微微一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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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他笑容的瞬间，宝坊心儿猛地一抖。
原来有人笑起来这么好看的，冷冰冰的眼睛一下子

变得又亮又灿，整张脸登地放射着温柔的光芒，叫人不
觉看呆、看傻了。
可惜的是，少年一打完招呼，那抹笑意也跟着消失

无踪。
“以后你们可得相亲相爱，好好相处喔。子蛟，你长

了宝坊七岁，记得要多多照顾她、教导她，她要是有个什
么闪失都是你的责任，知道吗？”

“是的，苏伯伯。”
他那沉稳恭敬的态度，在爹爹留下他们于花园内玩

耍后，马上有了天地逆转的大变化。
“哼，我是曾听说苏家的宝贝女儿被宠坏了，活像只

小泼猴，原来街头碎嘴是喜有其事。”他冷冷地由下到上
打量了她一遍，嗤鼻说。

“你……你胡说，宝儿才不是泼猴！”苏宝坊立刻跺
脚大叫。
他充耳未闻地蹙起眉。“瞧你浑身上下玩得这么

脏，几日没洗身了？负责伺候你的仆人真该打。过来
……堂堂苏家小姐不弄得干干净净，怎么能见人。”他揪
住了谁也不敢命令的小宝坊，就往澡堂走去。

“哇，放开我！你这臭饺子！死饺子！我咬死你！”
不过是个乡下来的无名“饺子”罢了，凭啥命令她？

她苏宝坊才不会听话呢！天、底下除了皇帝，就连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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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敢这样对待她！

“你咬啊。”
于子蛟不为所动地，用黑不见底、威吓十足的眼神

说：“你咬下去，会遭到什么可怕的报应，我可不知道
喔。”

“你、你想干吗！”苏宝坊吞了口口水。
于子蛟冷冷地一笑。“只要你听话，就不需要知道

我打算干吗了。”

从记忆中回归现实，苏宝坊打了个冷颤。
不堪回首儿时路，篇篇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奋斗史啊！想起自己生平第一次如何被人打红了屁股，
如何哭哑了嗓子，她就不禁要同情起当年年幼无知的自
己。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七岁的自己就天天和那死子蛟
掀起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抢夺家中霸王的地位。
说也奇怪，虽然大家都把她捧为苏家名正言顺的小

霸王，可是上自管家，下至马房小厮，遇到任何纠纷、麻
烦，都会去寻求于子蛟解决，连朝廷事务繁忙的爹爹也
日渐仰赖他，不过短短十年多，他已经一手扛起苏家的
事业，外头人都喊他为苏少东家了。
谈起苏少东家的为人处世与利落能干，北京城内的

人都会竖起拇指努力赞好，大家都说苏老爷眼光好，挑
到了个好女婿。
可是想当年苏家老爷打算替自己女儿招“童养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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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知招惹多少人看笑话，大家都道苏老爷是疼女儿
疼疯了！才会想出这种馊主意。
如今，风水轮流转，这个馊主意成了个绝佳的妙主

意。
从各地招募的数百童男中精挑细选，不计家世、背

景，只问才气、能力与天分，将这万中选一的伎伎者招入
自己家中，再不计代价、大力栽培，这就像是预定了一张
有为有能的饭票，胜过将来打着灯笼苦寻着愿意入赘的
人中之龙。
毕竟，入赘这档事对男人来说总是耻辱，有所成就

的人多半不愿低头，而愿意低头的又是些只想吃软饭、
靠岳父的无能统跨子弟。两相折衷，苏家老爷会在宝坊
七岁时就招女婿，也是情非得已。
过去嘲笑苏家老爷的人，现在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死

了他，能有这般优秀杰出的入赘女婿于子蛟，加上能卜
吉避凶的神算爱女苏宝坊，苏家老爷这辈子都将不愁吃
穿、高枕无忧啊。

“可惜爹爹打的如意算盘，终究还是不及老天爷的
变化多端。”苏宝坊看着桌上的卦象，唇角浮现起恶作剧
的笑容。
这样也好，她才不想嫁给那专门生来克她、折腾她

的魔头呢！

只是……就这么被他给退了婚，自己在这北京城内
还有什么颜面可以待下去呢？她一定会成为城里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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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话。
“与其要等他退婚，不如我先给他下马威，将他一

军。”
现在这年头什么新鲜事都有，跷家、逃婚也不少她

这一桩。恰巧她也在这北京城内闷得烦了，天天算算
算，总有算不完的达官贵人命。
想她苏宝坊活到十八岁还未曾踏出过北京城，干脆

乘机大玩特玩一番！

１
矗立在无名小镇上的这座酒馆，从外观上看来，和

京城内豪华绚丽的各色酒楼根本无从比起，由破旧木头
搭起的简陋三层楼房，挂着大大的“酒”字，就是它全部
的装潼，可是不能小看这破旧小店，它是这小镇上生意
最兴隆的一家。
这间酒桃小店的菜既不是镇上最棒的，服务也不是

最亲切，但谈到它生意为何如此之好？是因为它有全镇
惟一的小舞台，供些四处走唱的流浪戏子、琴师，在寂寥
夜晚提供一点点娱乐，听首小曲、看场戏。
瞧！现下店门口正贴着张红纸，上面书写着几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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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天下第一红戏班，在此恭候您的大驾，最新最红牌

曲日日更换。
本戏班有名响京城红角儿：宝坊、银雪、珠樱。夜夜

好戏连台，保管您不看可惜，看了还想再看！
“来哟！进来坐！进来喝茶、喝酒、听小曲儿喔！”接

近夜幕低沉，华灯初上，门口的勤快店小二，也加倍卖力
吆喝着，朝大街上来来往往、行色匆忙的路人招揽生意。
这时，一名身着黑袍的男子，骑着匹乡下难得一见

的雪白骏马，缓缓地由街头朝向店门口行来。
店小二眼睛一亮，看样子又有大肥羊要上门了，赶

紧上前招呼说：“爷儿，您要歇歇腿，喝口茶，看看戏吗？
请进！请进！”
男子静默地打量了一下店内，眼神驻留在那张红纸

上，特别是上面写着“宝坊”两个大字。
深邃锐利的黑眸闪过一抹如释重负的神情。“终于

让我找到了。”
“爷儿，您说什么？”
“没什么，我就在你店内歇腿吧。”他跃身下马。
店小二马上拔尖嗓子高喊：“掌柜娘，贵客一位，带

位喽！”
“子蛟，怎么办，你瞧瞧这封信，宝儿那丫头竟然

……竟然跷家了！”
忆起未来老文人紧张的模样，于子蛟也只有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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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叹息的分，谁叫平常家里的人如此放纵她，不论她
要什么都点头答应，将她惯坏到这等地步，她才会成了
无法无天的小霸王，宛如一匹脱缰野马，这回咬断了绳
子得到自由，想要再将她找回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信上三、两行字，龙飞凤舞得不像是出自女儿家的

笔法！大刺刺地写着：
爹爹、阿娘，宝儿和朋友游山玩水去，归期不定，请

勿为我挂心，我会好好地玩儿、好好地吃、好好地睡。
爱女，苏宝坊笔

又，不用派人来找我，我想家时，自会回去。
既没有对自己鲁莽的行为道歉，更不见半点能说服

人不为她操心的留书，子蛟真想反问她，看了这样一封
没头没尾的信，天下哪位父母能真安心地让她漂留在
外，而不去找她的？
好一只随心所欲的小泼猴！

或许自己对她的苦心教育，多少也是有些败笔。本
以为她性子比起当年七岁的野人状态已大有进展，毕竟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来要想降服她还得再多上点耐
心与时间呢。
若硬要说她有了什么进步，可能就是她从一只鲁莽

又不动脑筋的小野猴子，进展成为一只文智开化、伶牙
利齿，满脑子馊主意的泼猴了。
竟懂得趁他忙着准备参加会试，无暇兼顾她所惹出

来的风波之际，带着包袱留书出走，根本是算准了苏家

·０１·



上上下下除了他，别无第二人可以阻拦她，这可称得上
是她难得的计划性犯行了。
只是整椿跷家事件中，惟一困惑他的就是———宝儿

不会无缘无故突然跷家。
她在苏家呼风唤雨，而出了家门，在北京城内也是

如鱼得水，交游广阔，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规矩，
从来也没放在她心上。仗着她自幼习武，有点功夫底
子，她更是自诩为“八方女侠”呢！
当然宝儿自己都不知道，他曾暗地里为她收拾了多

少烂摊子。
既然住在家里头没啥不自由，北京城又是她自小玩

到大的后花园，背后没有什么重大原因，她又为何会兴
起“出去走走”的念头？
这个野丫头，不知又闹什么脾气了。
子蛟默默在心中暗叹一句，上天专门生她来和他作

对的，自从认识她之后，他没有一天平平静静的好日子
过，偏偏不论她如何为自己带来麻烦，他还是割舍不下
苏宝坊……

“公子！这是您点的下酒菜以及上等木墀荷花酒。”
捧着盘子亲自上菜的中年妇人，笑吟吟地放下盘子。
子蛟被迫中断思绪，抬起头。“多谢。”
“来，我为您斟一杯酒。这可是我们小镇上首屈一

指的好酒，您绝对不能不喝看看，保证您会上瘾的。”
对自身姿色有几分自信的女人，一手端起酒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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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身子几乎靠到了于子蛟身上，从大大敞开的领口处可
望见那雪嫩丰起的曲线，眉眼带着徐娘半老风韵的她，
再一次地朝他抛抛眼色，很显然她想推销的不只是手中
的酒。

“您不必如此多礼。”
不动声色地移开身，子蛟巧妙地遮住了自己的酒杯

口，阻止了她的“好”意，客套地说：“在下自己来就行
了。”

“敢问公子打哪儿来啊？听您的口气与这身贵气的
打扮是从外地来的吧？我们这儿很少看到像公子这般

人品端正、出色的好儿郎呢！”还不愿死心的酒馆掌柜
娘，扭着腰顶了顶他的肩膀。
子蛟蹙起眉，用最擅长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微笑

说：“在下是看到了店门口贴着红纸，得知贵酒馆内每到
这时辰，就会有一班有趣的戏子上台表演。但看来是我
弄错了酒馆，这儿没有戏子，只有装扮得宛如戏子的热
情掌柜娘，唉，我也真糊涂。善心掌柜娘可知道外头红
纸上贴的戏班子，搬到哪儿去演戏了？”

“呃……”
酒馆掌柜娘的媚笑僵在唇角边，她悄悄地收回了自

己不安分的手脚，拉远了一点距离说：“早说嘛，爷儿是
为了那个奇怪的戏班子来的？呵呵。我懂，您想看戏是
吧？他们马上就会登台了。”
子蛟这才收敛起冰冷的目光，微笑的说：“喔，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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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弄错地方。”
掌柜娘干笑两声。“是啊。那么公子您慢慢用，我

就不打扰您了。”
忙不迭的远离那位公子，掌柜娘半途被自个儿家的

店小二叫住说：“怎么了？您脸色好生苍白，突然不舒服
啊！”
那掌柜娘猛地摇头说：“你这二愣子，招子放亮点！

中二桌的客倌可不好惹！看他那眼睛就晓得了，不是普
通货色。本想尝尝城里来的公子哥儿味道，顺便揩点油
水花花。可是吓死人了，那冰冷冷的神色根本不是人。”

“中二桌的客倌不是人引光天化日之下也会有鬼不
成？”
掌柜娘猛地敲了他一杠头说：“我这是在给你打比

方！蠢才，连这都不懂。总之别怠慢了他，好生伺候着，
谁知道他是什么来头，万一有个差池，不晓得会怎样呢！
反正咱们得谨慎点。”

“明明自己主动去勾引他，惹得人家不高兴，这又关
我什么鸟事。”无端被打了一顿的店小二，委屈地说。

“少啰唆！那是因为老娘我守寡十年，没见过这么
说的汉子，当然会心痒难忍，想我这些年多安分，也没对
谁使过眼色，偏偏大姑娘头次上花轿就碰上一座大冰
山，咋。”
还怀着些许的懊恼，她扼腕的眼神，不由得又瞟到

酒馆中央的男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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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真是个好男人。这肩膀是肩膀、腰是腰、脸蛋是
脸蛋，用一个“俊”字带过嫌不足，加个“俏”字则嫌太脂
粉，该怎么说呢？男人就该生得如此这般，端端正正、刚
刚挺挺、俊俊秀秀地……可惜，真是太可惜了，要是自己
再年轻个十岁，他一定不会这么拒绝她！

“嘿嘿，也许是您的眼已经老钝不中用了。”
掌柜娘拧住了店小二的耳朵。“我的眼睛不中用，

那你这嘴巴也不中用了是吧？”
“哟哟哟，痛啊，饶命。”
掌柜娘再一次打量那位面生的客倌，自言自语地

说：“不过天底下的怪事真是多，想不到唱得那样荒腔走
板的戏班子，也会有人专程打从城里上门来听，嘿！”

“戏班？您是说那个自称‘天下第一红’的戏班子
吗？嘿嘿，虽然戏唱得不怎么样，可是里面的戏子可是
各领风骚，个个有看头啊！自从他们到咱们小酒馆来唱
戏后，咱们的生意也蒸蒸日上，真是托了他们的福。”

“少贫嘴，快去干活儿吧。”
讲起那个满是狐狸精的戏班子，掌柜娘就没什么好

脸色。要不是他们能为自己招徕满场客人，她才不想让
那伙人住在自家酒馆里呢！

“是、是！”
店小二也心知肚明，掌柜娘是气自己“色”不如人，

自从这“天下第一红”的流浪戏班子来到镇上后，她这原
本最风光的小镇之花，当场就被挤到边陲地带，无人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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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
这也是没办法，谈起这戏班里的角儿，戏唱得虽不

怎么样，但每一个都有如天仙下凡，看得镇上男人不分
老少，全都是目不转睛、垂涎三尺啊！
不知今夜他们又会唱哪一出戏呢？

?　　　　　?　　　　　?

“今晚唱哪一出，阿金？”
一边忙着在脸上扑白粉，望着铜镜内逐渐变得不像

自己的自己，苏宝坊浑然不察危险已经逼近地问道。
听到她这声叫唤，坐在角落的文静书生停下了原本

拨弄着琵琶琴弦的白指，抬起头微微一笑说：“宝大小
姐，都到这节骨眼了，你连今晚唱些什么都不知道啊？
见你装扮得这么快速，你是打算演谁来着？”
后台里的其他人闻言，也跟着哄堂大笑起来。
“唱什么？算来算去我能唱的也就那几曲儿，你们

又不是不知道。”
耸耸肩、吐个舌尖儿，她老神在在地说：“反正这小

村子里的人要不是为了看珠樱妹妹的刀剑花招，就是为
了捧银雪姐姐的场子来的，我唱什么，或是唱得怎么样
都无所谓。”

“说得是！”人站在阿金旁边，正拿着铜锣玩耍的七
岁小男孩摇头晃脑，一脸老成地说：“咱们这‘天下第一
红’，要是靠宝姑娘唱戏来挣银子，那大家不出三天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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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喽。”
苏宝坊抄起手边的小粉盒儿，神准无比地打了小男

孩一个突儿说：“闭嘴，小不点！我唱的戏不行，你的锣
鼓打得更烂，谁都可以说我，就是你不行。”
摸摸头，乳名“小不点”的锦锦，无奈地一摊手。“大

人就是这样，受不了我拆台就说嘛！何需恼羞成怒地朝
人家动粗。女孩子家这么样粗暴下去，小心没人要喔。”

“哈！恰恰相反，想娶我苏宝坊为妻的人，在北京城
内排上三圈都还绰绰有余呢！”她嘴巴利落，手脚更快
速。
捉起帽戴，宝坊将自己一头青丝揽起、套上，不消片

刻，她那张合衬着白粉妆的脸蛋，已经从活灵活现的水
当小美人儿，摇身成为眉浓眼烁的俊俏小郎君，但不变
的是她出众夺目的美貌，非男亦非女般的妖邪气质。

“唉……没想到世上就这么多没长眼睛的人。”锦锦
故意拉长声音，泼她盆冷水说。

“小、不、点！”
见宝坊执起做戏用的假刀打转时，锦锦慌忙地躲到

阿金的身后，揪着他衣袖说：“阿金，快保护我，那凶婆娘
要把我杀了。”

“谁要杀了你啊，笨蛋，只是要教训一下你那张没大
没小的嘴巴而已。”宝坊不怀好意，冷笑盈盈。“你自己
过来认错的话，我还可以考虑手下留情。”

“喝，火气真大！我看今晚就唱美猴王放火烧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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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烟都不用，光从宝姑娘的嘴巴里就可以喷出火焰来
喽。”他不甘示弱。

“好哇，顺道把你这小不点烧成肉干，拿来当粮食
吃！”转眼目露凶光，宝坊做出龇牙咧嘴状扑上前去。

“救、救、救命啊！”
登地跳起来，开始在屋子里四处逃窜的锦锦，和锲

而不舍紧追在后的苏宝坊，弄得后台鸡犬不宁。阿金抱
起自己的宝贝琵琶，躲到角落去，以免遭受池鱼之殃。
自然，其他人也一样，大家都很聪明地远离战火边缘，否
则不小心被撞倒、打到、或让平空飞来的鞋子砸到，都只
能自认倒霉。
这一幕天天都在“天下第一红”的后台上演，大家都

见怪不怪了。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套用在锦锦和苏宝坊身上，则

是不打不相爱。别看他们吵嘴吵得凶，其实最疼锦锦的
是苏宝坊，锦锦也最喜欢戏弄苏宝坊，他们的情感就是
在这样吵吵闹闹之下，越来越好。

“好了、好了，宝姑娘、小不点，你们都住手！”全团上
下力气最大的贝厨娘，一手拎起一个，扯开嗓门儿就说：
“开场时间就到了，你们要闹也等下了戏再说。快去准
备！”
苏宝坊不敢违背贝厨娘的训诫，只得先放过一旁尚

在大作鬼脸的锦锦，可不忘撂话说：“下回再找你算账，
臭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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